
另一种甜蜜
从五月的空气里
弥散开来
它不同于一车车甘蔗
所散发出的甜——
它们在阳光下
在微风里
发出了甜甜的气味
从全国各地而来的车辆
满载着甘蔗
奔赴广东化州，耀明糖厂

在某些路段上
我看见蔗车长长的队列
和甘蔗们弥散出的甜
包围了我的城市
我们呼吸着
这甜蜜的空气
仿佛生活，又甜了些许
是的，我们都曾从
一根根甘蔗里
获取过生活的甜
它喂养过苦难的岁月

和我们的童年
现在，无数的甘蔗
等待着救援
而耀明糖厂伸出温暖的手
收留了它们
每一根甘蔗都将在这里
流出诱人的甜汁
当更多的人加进来
成为助力者
我闻到了另一种甜
弥散在五月的大地上

甜蜜 □ 陈 兴

新疆阿勒泰已享誉全球。听闻本地
有高州阿勒泰，不禁心神向往，与友同
行。

汽车驶离 280 省道，缓入 271 乡道
后，一车当关万车莫来的气势瞬间拉
满。泥路崎岖蜿蜒，爬陡坡时，车上的行
李箱滚了一圈，撞出“嘭嘭”两声，惊大了
我们的嘴巴，更添几分紧张。果然，阿勒
泰不属闹市，它是乡野的宝藏。若要目
睹一眼，也需下些功夫。

小婷走多识广，她一边随意摆方向
盘，一边悠悠道：“这算啥？钱排的路险
多了。朋友紧张得直冒汗，出发时明明
穿三件冬衣，到达时却只剩一件短袖。”

此话一出，车里立刻飘满欢声笑
语。笑声里没有对路况险要的担心，只
有对高州阿勒泰的憧憬。

于村民屋前泊好车，摸着坡地，像走
滑梯般小跑而下。坡上龙眼树葱郁，坡底
水稻长得喜庆，一条约一米宽的小溪横流
而过。花生、黄豆、玉米、番薯，便安家于
小溪对岸，一垄一垄的，井然有序。这片
土地似乎与人混得熟络，吞下种子后便闭
上嘴巴，暗自使力，给农人孵化食物。

四周草坪三三两两，零落的模样里，
难以寻到草原的影子。大家议论纷纷，
高州阿勒泰的称呼是否言过其实？

跨过小溪，顺着田埂向前，视野豁然
开阔。脚旁的农作物褪去，山丘缩在视
线之外，一大片绿油油的草顺势钻进眼

帘。站在宽广的碧绿草地上，四面八方
吻来的风，柔柔的，引诱我张开双手去拥
抱它。闭上眼，嗅着风，用心感受一切。

如茵的绿草，翠绿翠绿的，肥嫩得
很。与它相视的一瞬，便直接撞进了童
年放牛的时光。是的，我竟想着，如果牛
能在这吃就好了，吃一年也吃不完。这
大抵与儿时费尽心思去填饱牛肚有关，
又或者视牛如故人，有好吃的都念着它
吧。反正一瞧见草，便萌生如此念头，亦
认为草的最大作用，便是供牛吃饱，没牛
吃的嫩草，简直是浪费。直至看了李娟
的《我的阿勒泰》，才晓得，没牛吃的草，
就这么自由自在地待在草原上，也是挺
好的！面前这片便是！

放眼望去，青翠欲滴的草干净清香，
草的形状参差不齐。有贫瘠旱地上的瘦
娃，高及小脚肚；有肥沃黑土里的胖妞，
长可没膝；也有挣扎在石头旁的白面书
生，朝阳向上……虽环境不一，但都在努
力活着。

风吹草涌，绿浪层层。这儿的风是
没有形状的，它不受树木阻挠，不被房屋
隔离，无拘无束，奔放自如，想活成什么
样子，便成什么样子，撩得人心痒。

我喜欢草原，不只那生机勃勃的青
绿，还有那奔放的自由。

“看，那里有鱼。”顺着手指方向，绕
在草原右侧的碧波绸带袅娜而出，弯弯
曲曲。一路汩汩而下的小溪，汇入水库，

如落进母亲怀抱，被深沉与宽容陶醉，万
流归寂。几尾顽皮小鱼相互追逐着，无
意中搅起波纹，泛起涟漪阵阵，荡漾几声
清脆水声，异常悦耳。那几响水声过后，
更显静谧。倘若乘上竹排，摇江两岸，又
该是何等的惬意。

几座小山丘围拢着水库，一路顺流
而下，中间连接其他岛屿。远望之，如乖
顺的兔子趴在草地上，俯头与草缠绵。
山上荔果硕硕，为青青河边草戴上美艳
头花。白云也来凑热闹，相约一起，坠在
兔背上，仿如上天给这片河床盖了一张
棉被，厚实、安全。

藏在棉被下的我们，忘了虚长的几
十年时光，立马跌回童年藏猫猫的光
景。抓着快门，如脱缰之马，在草原上开
启尽情摆拍的模式。羊肠小道上的集体
徐行，狂奔的莲，独步的蔡，跳跃的军，回
眸的玉，嫣然一笑的兰……无不裹满草
原自由的风。

“哇，有鸟。”梅惊叫。在水草相接的
边界上，几只白鹭展翅飞翔。星白点点，
落迹青原。我始忆起行知的《逐草观白
鹭记》。那在天流云，在地凝雪的美景仍
在脑海。可惜我来得不是时候，看不到
白鹭成群。虽有憾，但总算吹了一次能
解桎梏的风，美了一回能提精醒神的绿。

相机里的时光眨眼流逝。在底片里
一步三回头，算是与高州阿勒泰初次相
遇的告别吧！

高州阿勒泰 □ 曾荣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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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的女人
有一年夏天，妻子的单位组织去旅

游。炎炎夏日，上午参观湿地公园，中午在
附近的农庄烧烤，下午被导游带去一农场
品尝珍奇水果。所谓的“珍奇”，除了神秘
果和嘉宝果少见之外（限量，一人两小颗），
其余的都是农场的滞销水果，只不过是换
一种销路而已。

我吃了几颗龙眼之后，起身在农场四处
逛逛。瓜架下挂有水瓜，到处都是，却不见
有人采摘，有些还风干了。瓜架旁边有几垄
地，种着秋葵。那几年秋葵刚兴起不久，相
传营养价值丰富，很受追捧，一度价格炒得
奇高。旁边有一个女人在打理，我问她：“秋
葵能卖不？”她说：“卖，5元一斤。”说完就去
棚寮里拿袋子来帮我摘。摘时，她专挑小的
给我摘，我好奇，问她：“为何不给我摘大
的？”她说：“大的老了，口感不好，小的才
嫩。”摘完，回来的路上，我又问：“这么多水
瓜为什么不卖啊？怪可惜的。”她说：“水瓜
过季了，这些只能留种和当锅刷了。”说完还
摘了两条，说送我回去刷锅。

水瓜瓢刷锅确实好用，秋葵也很嫩。其
实，她完全可以摘些大的、老秋葵给我。毕
竟我对于她，只是过路财神，一辈子也见不
着第二面了。但有时也要相信，这世上依然
还有些人的心，像水瓜瓢刷过的锅一样——
光滑清亮。

香菜西施
她是新来的，有时还看到她在档口奶孩

子。由于男女有别，不方便打听称呼姓名，档
口卖葱、蒜、香菜，就暂且称她为香菜西施吧！

以往的经历，买一块钱葱，老板从不开
秤，用手扒拉三五条，打发你走了，有时一块
钱还不卖，说下不了手。

自从有了香菜西施，妻子每次摘葱都有
意见，说：“每次买那么多葱干嘛啊？吃好几
餐，下餐没得卖了吗？”

我说：“我只买了一块钱啊！”
“一块钱？我平时三块都没那么多。”
“我说只买一块钱，她还称了，之后还往

里面搭。”
“那肯定是你的样子像黑社会老大，她

怕你。”妻子愤愤。
有时见到香菜西施的男人在早餐店吃早

餐，老板娘问他：“就你自己一个人吃，不打算给
你老婆打包一个啊？”男人说：“我老婆一大早就
自己煮过早餐吃了，给她带，还不是惹她骂？”

香菜西施身材均匀丰满，面容旺夫。

兄弟鱼档
阿忠和阿诚是孪生兄弟，六十来岁，合伙

开档卖淡水鱼。阿忠是大哥，稍胖，性格开
朗；负责询客，捞鱼，过秤，收钱。阿诚是弟
弟，较瘦，沉默寡言；只负责捅杀。配合默契。

有一次，我去买鳜鱼，阿忠像往常一样
和我搭话，捞鱼，过秤，收钱。阿诚刮鳞，开
肚，冲洗。阿忠问我如何吃法，我说砍块清
蒸。接着阿忠冲着阿诚喊了一声：“骨扒！”
手起刀落，鱼就砍成我想要的样子。

有时我觉得阿诚不是在服务每一个顾
客，而是在认真对待每一条鱼。鱼在他的手
上，已不再是一条鱼，而是一件艺术品。当
阿诚把鱼装袋，递到我手上时，我真诚地看
着他，说了声“谢谢！”

南苑与林记餐厅
南苑与林记餐厅只有一巷之隔，都在菜

市场的西南角。
南苑很大，三进两院，前院用于种树和

停车。每天早上，太阳爬过院墙，绑在树上
的喷淋就会自动喷水，瞬间整个院子腾云驾
雾，折射出一道道的彩虹。院子停的车都是
港澳车牌，但很少见到人。

林记餐厅很小，小到一眼可以看完。几张
桌子，几张凳子，锅碗瓢盆一眼看尽。林记餐厅
只做早餐，中午十一点就会收摊。每天来林记
餐厅吃早点的人形形色色，有银行职员、公交司
机、菜场小贩、环卫工人，大家都图个经济实惠。

南苑有位老人，八十来岁。每天都趴在
院墙的窗口，看林记餐厅吃早点的来来往往
的人，有时还“咿咿咿”地与老板娘打招呼。
老板娘负责拉肠粉，以为老人想吃，就盛了
一条给他。后来被老人的儿子知道了，就去
街道办投诉林记餐厅排水污染，噪音扰民。

林记餐厅搬走了，没多久，南苑的老人也
死了。

独舞者
他喜欢跳广场舞。但在水藤公园，广场

舞似乎是大妈们的天下。
大妈们跳大妈们的，他跳他的。就在池

塘边一小块空地上，只有他一人。
他跳舞的动作幅度很大，左摇右摆的，

看起来像喝醉酒。跟随着音乐，总是踏不准
节奏，一支接着一支，汗如雨下。他好像并
不在乎跳什么，或许只是想借此方式，出一
身淋漓大汗。

他是有工作的，我曾在一单位的门卫室
见过他。我不知他姓甚名谁，我只记住他有
一头乌黑的浓发。

城市微光 □ 谭 用

夜色深时我看见你。
你是另一个深渊，另一种火焰。
你包含全部，又空无一物。

读你，如同读我。
我们如此相似，我们如此遥远。
我们是两股相互吸引的力。

你燃烧了一切又填满了所有。
岁月在你的脸庞上留下一枚铅色的吻。
无尽的存在印证了时间的失败。

你俘获了一切又释放了所有。
那些迷失的灵魂如同晨雾中的玫瑰，
若隐若现，潮湿而悲伤。

而蓝色的寂静展开。
你是任性的孩子，是美丽的沉沦，
是漫长而无声的告别。

秋逝
秋天就这样过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甚至，连昨天的我也已被删除。
一场细雨落在秋冬之交，仍未停止。
或许，理应如此，这是秋天的遗憾，
许多事物和人的遗憾。
这里的香樟依旧翠绿，青草仍然新鲜；
在午间，楼下的老头照例叼一只烟斗，
看那矮矮的青天，并且愈显年轻。
可是，一个秋天过去了，有人在雨中老去
是的，都结束了，犹如片片树叶飘向大地；
而一些事件的结束是另一些事件的开始，
它们指向一个永恒的终点：无言的眼泪。
冬天就这样把秋天深深幽禁，无声地。
在不远未来的某个夜晚，
我们将会听见窗外一阵冷风的凄咽，
嘘，仔细听，
那是困在时间里的秋在哭泣。

暮色中
暮色中一只白鹭从水面飞过
如同空气里的白色花朵
那么从容，低低地飞
飞过我错乱的一生
渐渐消失在灌树丛深处

飞机的白色轰鸣在天空回响
水波于我眼中织出碧绿衣裳
世界宛如一片巨大的秋叶飘在风中

我感到身体里的那座山
永远搬不空，永远跟随我
直到我回到时间雪白的床榻上
如同胎儿在羊水里安静睡去

而宽阔的水面一只白鹭飞过
那么从容，低低地飞
飞过我错乱的一生

九月
在九月
一个飘零的秋天
从我的身体里升起

我们相隔了太多的夜晚
那么多的遗憾，像雨
落在两张脸之间

而光是一种时间
在你我之间流动
我们沐浴同一片光
拥有同一种时间

仿佛，只要说出彼此的名字
天空便会画出我们的形状
而时间围绕着我们旋转
让我们的眼睛醒着

月亮（外三首）

□ 徐秋白

湖光山色湖光山色 碧云碧云 摄摄

“咚锵，咚咚锵……”锣鼓声一响，
整条村子就“活”了。

那鼓点初时稀疏，敲在屋檐上，噼
啪作响，仿如跳动的烈焰，随即密集起
来，串成一条无形的火线，从村头燃到
村尾。

“锣鼓响，脚底痒。”大人们纷纷放
下手中的活计，匆匆赶往晒谷场。

孩子们早就跑没了影子，只留下一
串清脆的叫声在风中飘荡。

村中的大黄狗也摇着尾巴，一溜烟
往锣鼓声飘来的地方奔去……

晒谷场上早已围满人，里三层外三
层，黑压压一片。晒谷场中央立着一面
巨型牛皮大鼓。

这面祖传牛皮大鼓五尺见圆，鼓边
镶着三圈铜钉，鼓帮嵌着两只铁环，鼓
面蒙着一张熟牛皮，牛皮表面油光发
亮，泛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光泽。

突然，一道身影从人群中跃出，稳
稳地站在大鼓前。

“哎哟，德顺叔来啦！”面鼓而坐的
七姑先喊了一声。顿时，围观的人群开
始大呼小叫起来。

德顺叔从小与鼓为伴，四岁看鼓，
六岁玩鼓，八岁绷鼓，十岁制鼓，十二岁
敲鼓，一敲就是半辈子。他常说：“乡村
锣鼓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也是从乡亲
的日子里敲出来的。”

德顺叔深吸一口气，双眼微闭，仿
佛与牛皮鼓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约
莫过了五六分钟，德顺叔才慢慢睁开
眼，直勾勾地盯着牛皮鼓，但过了片刻
又闭上了。

锣手二壮急得直跺脚：“德顺叔，开
鼓哇！”

大抵又是很久，德顺叔才缓缓拿起
两根磨得溜光的鼓槌，邦邦邦敲几下，
仿佛在唤醒沉睡的村庄。

紧接着，德顺叔甩开臂膀，抡圆胳
膊，锤击轻敲。单击、双击、顿击、闷击、
滑击，每一击都带着祖传的力道——他
的祖辈曾在洪灾、风灾、水灾、旱灾中敲
响这面鼓……

德顺叔越敲越起劲，鼓槌在他手里
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上下翻飞。

“小叩小鸣初冬冬，大叩大鸣既逢
逢。”鼓点时密时疏、时骤时缓、时轻时重，
交错叠影。那鼓点里有乡情，有俚俗，有
劳动的艰辛，有丰收的喜悦，有土地的脉
动，有农人的呐喊，有乡村的心跳，有岁月
的回响，还有一方水土的精魂。

“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德顺叔似乎没听到周围的动静，手中的
鼓槌敲得愈发铿锵有力。豆大的汗珠从
他额头渗出，顺着刀削般的脸颊滑落。
他也顾不上擦，只将全副力气贯注于鼓
槌上，而后猛地一击，“嘭！”鼓面发出一
声沉闷的轰鸣。那隆隆的轰鸣声瞬间在
晒谷场上空炸开，掀起一阵尘烟。

拨开尘烟,二壮猛地敲响铜锣，“咣
咣咣”的锣音一波接一波，震得鸡毛飞
上天，就连脚前的小石狮都晃了晃。

钹手五胖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
情，双手用力互相击打铜钹，迸溅出洪
亮的金铁之音。击到酣畅处，钹和锣，
人和鼓仿佛融成一体。鼓声，锣声，钹
声也在晒谷场上空交织，汇成一股滔天

的声浪。那声浪撞在爬满牵牛花的土
坯墙上，又弹回来，把整个晒谷场填得
满满当当。

人越聚越多，里五层外六层，把晒
谷场围得严严实实。孩子们像泥鳅一
样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小脸涨得通红。
我和铁蛋捡起弹珠，从大人腿缝间往里
挤，硬生生挤到最前头。

“大肚子，你来擂一下！”德顺叔把
鼓槌递给我。

我接过鼓槌，手在抖。
“放松。”德顺叔说：“就像敲锅盖一

样。”
我捏紧鼓槌，用劲往下一捶，鼓面

发出“噗通，噗通”的闷响，引得大家哄
堂大笑。

槌起槌落，鼓声渐息。但锣鼓钹的
余音，却在我的心中久久回荡。

后来好几年，我一有空闲，就跟着
村里的锣鼓队走街串巷，走村串户，用
锣鼓敲响地道的乡音。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正月初九，村
里的锣鼓队与东沟村的锣鼓队在涵洞
口撞上了，互不相让。“斗鼓！”德顺叔大
手一挥，村里几位庄稼汉即抡起手臂般
粗的鼓槌，猛地敲击磨盘大的鼓面，隆
隆的鼓声骤然响起，似春雨滚滚，震耳
欲聋。东沟村的“锣鼓头”二话不说，抄
起鼓槌，用尽平生力气狠狠砸了下去。
咚！咚！咚！鼓声如疾风骤雨，劈头盖
脸，密集得让人喘不过气。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锵！”咱村
的锣鼓队敲得山地摇。“锵锵咚、锵锵
咚、锵锵咚咚！”东沟村的家伙也敲得震
天响，震得古榕树上的叶子簌簌往下
掉，就连拴在树下的老黄牛，也被震得
连连后退，哞哞直叫。

“锣对锣，鼓对鼓！”两村越战越
勇。鼓手们双目圆睁，瞳孔里燃着野性
之火。他们咬紧牙关，以近乎爆裂的姿
态抡起鼓槌砸向鼓心。锣手、钹手们使
出吃奶的劲儿猛敲锣钹，“锵不隆锵”，
锣声如飞瀑倾泻，钹声如银瓶炸裂。

霎时，鼓声、锣声、钹声与嘈杂声、
喊叫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片震耳欲聋
的声浪。那一刻，我觉得整个村子似乎
被这震耳欲聋的声浪抬了起来，离地三
尺，在半空中欢腾。

长大后，我和铁蛋、二壮、五胖、七
姑等都离开了村庄。起初几年，我还时
常想起村里的锣鼓，尤其在谷雨前后，
总觉得耳朵痒痒的，似乎有某种东西在
远方召唤。

那年春分，我独自驱车返回家乡。
进村的路，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红

泥小道，只是两旁的野草长得更高了，
几乎要没过膝盖。远处的稻田也是杂
草丛生，一片荒芜。涵洞口那棵古榕树
还杵在那儿，只是更老了，枝丫枯了一
半。树底下，那面大鼓还在，只是鼓面
裂了好几道口子。

夜里，我竖起耳朵听，可那熟悉的
鼓点始终没有敲响。

到晒谷场走一圈，我惊异地发觉，
曾经热闹的晒谷场已坍塌,只剩下几堵
残墙，墙缝里还窜出几簇狗尾草。

打那以后，我回村的次数越来越
少，离乡村锣鼓也越来越远。

一个细雨迷蒙的夜晚，村里出了件
怪事：铜锣铜钹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据
说，这几件“宝物”离奇“失踪”后，村里
的锣鼓队也跟着散了……

丙午年正月，铁蛋给我打来电话，
声音带着浓浓的醉意：“兄弟，快回来看
看吧，咱村的锣鼓又敲起来了！”

放下电话，那“咚锵，咚咚锵”的声
音，便在我的心谷里响起。

还没进村，远远就听到大喇叭在播
放《稻香》《醉美良田》《我的袂花江》《振
兴乡村田园变画卷》等原创歌曲。循声
望去，醒狮广场上早已人头攒动，嬉戏
声、喧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德顺叔
斜斜靠在竹椅上，眯着眼，手里夹着烟，
偶尔点一下头。铁蛋则手持祥云鼓槌
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张罗这个张罗那
个。

“蛋蛋侠！”我一边拍视频一边喊铁
蛋的小名。铁蛋挤出人群，冲到我面
前：“兄弟，你可来了，我等你老半天
了。”

铁蛋急切地打开牛皮包，取出那对
磨得溜光的鼓槌往我怀里一塞，挤眉弄
眼：“这是你的‘货’！”紧接着，又将一条
红色绸带系到我的胳膊上。

我用力拍拍铁蛋的肩膀，忽然觉得
眼眶有些发热。

转眼间，一列高铁已从铜古岭冲出
来，呼啸着穿过田野、穿过村庄、穿过醒
狮广场、穿过开满鲜花的后背坡，直接
把乡村振兴之火点亮。高铁刚穿过后
背坡，铁蛋即抡起鼓槌，猛地砸向牛皮
大鼓。“嘭——嘭——嘭——”鼓声低沉
浑厚，如天边滚过的闷雷。鼓点先在狮
子楼的楼顶打个滚，继而便沿着屋脊层
层炸响。

“老铁们，快看，这是咱村的威风锣
鼓……”铁蛋的媳妇边录边喊。据说，
这位弟媳曾凭借抖音直播吸粉千万，也
曾用“直播+短视频”的方式推介乡村锣
鼓。前些年，她带资回村搞建设，建起
了“鼓乐”民宿和“鼓乐”创演工作坊。

铁蛋对着镜头，手腕一翻，敲出一
串我从未听过的鼓点。那鼓点又密又
脆，仿如玉珠落盘。

一阵熏风吹来，铁蛋一声长啸，鼓
点骤停，余音不绝如缕。德顺叔捋着胡
须，眼含热泪，仿佛在余音里听到了岁
月的回响。

“鼓声入耳，犹如龙吟虎啸。”
铁蛋的手腕倏然一抖，鼓槌随之重

重砸向鼓心，发出雷霆般的巨响。那一
刻，我忽然觉得有一股原始热流从脚底
蹿起，沿着脊椎一路冲到天灵盖。

“哐——哐嚓——”锣手二壮一个
“反扣前冲”，钹手五胖一个“胸前空翻”
齐齐敲响锣钹之音。

在一片铿锵的锣鼓声中，东沟村的
雄狮少年热血起舞，或睁眼，或洗须，或
舔身，或抖毛，或扑跌，或翻滚，或跳跃
……

阳光穿过云层洒在狮子之上，为狮
子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见到“金狮”
凌空飞纵的身影，德顺叔顿时来了精
神，老腿老胳膊也活顺了，抡起鼓槌，就
砸。轰！鼓声如惊雷炸响，电光闪闪，
瞬间点燃古村新焰，点燃非遗烟火……

锣鼓声起 □ 黄康生


